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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時
間
過
得
真
快
，
不
知
不
覺
，﹁
見
多
識

廣﹂
專
欄
已
寫
了
兩
年
，
共
有
百
餘
篇
千
字
小

文
。
兩
年
間
，
收
穫
的
是
寫
作
的
快
樂
和
思
考

的
愉
悅
，
偶
爾
也
有﹁
為
賦
新
詞
強
說
愁﹂
的

苦
惱
。

先
說
說
收
穫
。
兩
年
前
春
節
剛
過
，
第
一
篇
專
欄

是
︽
巴
斯
馬
諾
夫
與
唐
詩
宋
詞
︾
，
我
最
熟
悉
、
最

喜
愛
的
前
蘇
聯
題
材
。
文
章
見
報
後
，
俄
駐
港
總
領

事
的
夫
人
卡
里
寧
娜
見
到
我
格
外
親
切
，
逢
招
待
會

和
俄
代
表
團
訪
港
都
請
我
出
席
，
不
時
把
我
介
紹
給

其
他
國
家
的
外
交
官
。
她
父
親
巴
斯
馬
諾
夫
是
外
交

官
，
也
是
著
名
漢
學
家
，
去
世
雖
多
年
，
但
我
寫
專

欄
紀
念
，
她
的﹁
熱
情﹂
是
對
我﹁
民
間
文
化
交

流﹂
小
小
的
肯
定
。
卡
里
寧
娜
夫
婦
送
我
的
俄
文
版

︽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
靜
靜
躺
在
書
架
上
，
他
們
卻
早

已
奉
調
回
國
。
生
命
多
像
一
隻
不
知
疲
倦
的
小
船
，

岸
上
流
動
的
風
景
都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存
在
，
轉
瞬
即

逝
，
需
格
外
珍
視
。

去
年
底
有
篇
小
專
欄
，
叫
︽
三
針
大
戰﹁
五
十

肩﹂
︾
，
竟
吸
引
了
幾
位
好
友
的
注
意
。
一
位
朋
友
在
微
信
中

感
歎
：﹁
中
醫
的
針
灸
竟
如
此
神
奇
啊
！﹂
還
有
位
同
事
建

議
，
︽
文
匯
報
︾
應
多
刊
登
些
有
關
中
醫
治
療
疑
難
雜
症
的
文

章
，
增
強
服
務
性
。
他
們
的
話
讓
我
懂
得
，
媒
體
要﹁
接
地

氣﹂
，
要
多
寫
讀
者
喜
聞
樂
見
的
文
章
，
這
樣
才
能
贏
得
讀

者
。︽

小
山
久
子
小
姐
︾
是
一
篇
寫
我
與
日
本
女
外
交
官
接
觸

的
小
故
事
。
文
中
的
小
山
久
子
早
已
調
回
東
京
工
作
，
現
在
安

倍
首
相
府
作
接
待
和
公
關
工
作
。
想
不
到
遠
在
東
京
的
小
山
注

意
到
了
它
，
並
對
文
章
引
語
提
出
質
疑
。
我
在
文
章
中
說
，
小

山
表
示
日
本
外
交
只
追
隨
世
界﹁
老
大﹂
，
二
戰
前
是
英
國
，

二
戰
後
是
美
國
，
中
國
若
成﹁
老
大﹂
也
會
追
隨
中
國
。
言
外

之
意
是
，
中
國
很
難
成﹁
老
大﹂
。
小
山
委
託
同
行
轉
告
，
她

沒
說
過
那
個
意
思
。
可
我
的
耳
朵
也
沒
錯
啊
！
好
在
我
是
小
記

者
一
個
，
非
官
員
，
專
欄
不
至
引
發
什
麽
外
交
事
件
。
這
件
小

插
曲
讓
我
明
白
，
文
字
的
事
要
分
外
小
心
，
千
萬
別
引
起
誤

會
。
當
然
，
我
會
尊
重
事
實
，
不
會
含
糊
。

再
說
說
苦
惱
。
千
字
小
文
，
每
周
一
篇
，
一
寫
兩
年
，
因

時
間
關
係
有
時
真
想
放
棄
；
有
時
找
不
到
滿
意
的
題
目
，
文
思

枯
竭
，
下
筆
發
呆
，
心
裡
罵
自
己
為
何
自
找
罪
受
。
但
堅
持
就

是
勝
利
，
自
己
有
時
覺
得
難
以
思
議
。
我
做
事
三
分
鐘
熱
情
，

耐
性
不
足
。
這
次
兩
年
做
了
一
件
事
，
鍥
而
不
捨
，
是
平
生
第

一
次
。
寫
專
欄
之
初
，
我
將
講
生
活
中
的
活
故
事
、
文
章
要
好

玩
、
有
點
生
活
哲
理
，
作
為
寫
作
的
三
個
標
準
。
但
做
到
這
點

太
難
了
，
有
時
搜
腸
刮
肚
找
不
到
感
覺
，
時
間
又
緊
，
寫
出
來

的
文
章
是
硬﹁
擠
出
來﹂
的
，
自
己
不
滿
意
，
讀
者
可
能
很
失

望
。一

次
，
我
做
了
一
回﹁
大
頭
蝦﹂
，
出
差
坐
高
鐵
從
北
京

回
香
港
，
明
明
是
周
一
了
，
我
卻
記
成
周
日
，
結
果
到
下
午
突

然
想
起
還
沒
交
稿
。
截
稿
時
間
是
下
午
五
點
，
身
上
沒
帶
電

腦
，
怎
麽
辦
？
最
後
，
想
出
用
手
機
寫
稿
子
的
辦
法
。
一
千
多

字
的
文
章
，
在
手
機
上
一
個
一
個
地
敲
，
痛
苦
萬
分
，
用
短
信

發
給
編
輯
，
再
錄
入
電
腦
上
版
。
這
篇
小
文
寫
的
是
坐
高
鐵
的

經
歷
，
現
在
讀
來
還
覺
好
笑
。

猴
年
到
了
。
祝
讀
者
朋
友
萬
事
如
意
！
新
年
新
打
算
，
我

想
暫
時
停
一
下
專
欄
的
寫
作
，
但
不
是
說﹁
再
見﹂
。
今
後
，

我
會
繼
續
寫
下
去
，
到
時
讀
者
朋
友
就
會
知
道
了
。

不說「再見」

二
十
多
年
前
，
一
位
酒
店
老
闆
因
生
意
蕭
條
想
重
操
舊

業
從
事
貨
車
營
運
，
占
得
︽
明
夷
︾
卦
，
請
我
分
析
此
事

的
前
景
。
我
說
：﹁
這
是
個
凶
傷
卦
，
自
初
爻
以
上
互
成

︽
師
︾
卦
，
其
中
坤
為
大
輿
，
坎
為
輪
，
均
有
車
象
，
車

輪
下
橫
陳
一
陽
，
有
車
碾
一
人
之
象
。
貨
車
是
一
步
也
不

能
開
！﹂
他
悶
悶
不
樂
地
走
了
。
不
出
七
天
，
他
還
是
決
意
開

起
了
貨
車
，
車
向
西
行
不
足
一
公
里
，
突
然
將
一
位
騎
自
行
車

上
街
買
菜
的
中
年
農
民
碾
壓
在
地
，
傍
晚
時
分
，
他
家
門
前
已

被
亡
者
家
屬
搭
建
成
一
個
淒
慘
的
靈
堂
。

明
夷
卦
探
討
光
明
受
到
傷
害
時
的
韜
光
養
晦
之
功
，
卦
辭

說
：
明
夷
，
利
艱
貞
。
這
是
昏
君
當
道
、
賢
臣
遇
害
的
黑
暗
時

代
，
到
處
都
像
滅
火
一
樣
撲
滅
光
明
，
光
明
的
力
量
已
經
身
陷

囹
圄
、
如
昏
燈
將
盡
。
仁
人
志
士
正
在
遭
逢
一
場
巨
大
的
劫

難
，
要
將
光
明
收
斂
到
眼
晴
裡
、
深
埋
到
靈
魂
深
處
，
要
用
溫

柔
的
笑
容
來
抗
擊
非
人
的
磨
難
，
用
生
命
來
貯
存
比
生
命
還
要

重
要
的
光
明
的
種
子
。
周
文
王
當
年
被
囚
禁
在
羑
里
的
時
候
，

為
滅
商
興
周
的
大
業
不
惜
以
賄
賂
的
方
式
脫
身
牢
籠
；
箕
子
在

勸
諫
無
功
、
死
生
兩
難
的
關
頭
，
以
庠
狂
為
奴
的
方
式
保
全
住

一
腔
愛
國
的
熱
血
，
這
都
是
古
代
先
賢
以
掩
蓋
光
明
的
方
式
保

護
光
明
的
成
功
範
例
。﹁
明
夷﹂
卦
不
僅
是
穿
度
黑
暗
時
代
的

基
本
原
則
，
還
是
一
種
留
人
蓄
眾
的
管
理
藝
術
。
管
理
者
過
於
精
明
和
錙

銖
必
較
，
就
會
窒
息
員
工
的
創
造
力
並
使
他
們
設
法
逃
離
管
理
；
如
果
大

智
若
愚
地
把
自
己
的
聰
明
掩
藏
起
一
部
分
，
甚
至
對
部
下
犯
下
的
一
些
無

關
緊
要
的
錯
誤
故
意
視
若
不
見
，
反
而
有
利
於
部
下
放
膽
發
揮
他
們
的
工

作
激
情
。

初
九
、
明
夷
於
飛
，
垂
其
翼
；
君
子
於
行
，
三
日
不
食
，
有
攸
往
，
主

人
有
言
。
風
雲
突
變
，
江
山
易
幟
，
仁
人
志
士
開
始
亡
命
天
涯
。
儘
管
形

勢
十
萬
火
急
，
但
他
只
能
垂
着
翅
膀
緩
緩
低
飛
，
只
能
忍
着
連
續
三
天
都

不
進
食
的
飢
餓
踉
蹌
趕
路
，
必
須
要
讓
對
他
虎
視
眈
眈
的
人
切
實
感
到
：

他
已
經
是
一
個
殘
廢
且
垂
危
的
人
，
用
不
着
再
追
加
迫
害
他
很
快
就
要
自

動
斃
命
。
即
使
做
到
這
樣
，
他
的
形
跡
還
是
讓
人
議
論
紛
紛
。

六
二
、
明
夷
，
夷
於
左
股
，
用
拯
馬
壯
，
吉
。
已
經
落
入
了
魔
爪
，
左

股
被
毆
打
致
殘
，
他
已
經
變
成
渾
身
演
示
各
種
酷
刑
的
展
品
了
。
他
只
有

以
柔
順
的
表
情
為
武
器
，
來
回
敬
和
避
開
更
加
致
命
的
打
擊
，
只
有
保
住

性
命
才
能
留
下
光
明
的
種
子
，
終
於
等
到
一
匹
強
壯
的
駿
馬
破
空
而
來
，

載
着
他
箭
一
般
衝
出
了
牢
籠
。

九
三
、
明
夷
於
南
狩
，
得
其
大
首
，
不
可
疾
，
貞
。
黑
暗
和
光
明
的
力

量
在
勢
不
兩
立
的
敵
對
中
一
齊
增
長
，
當
黑
暗
勢
力
正
在
冒
天
下
之
大
不

韙
投
下
更
加
令
人
髮
指
的
賭
注
時
，
也
恰
恰
是
光
明
力
量
振
臂
一
呼
將
首

惡
元
兇
一
舉
擒
獲
的
重
大
歷
史
機
遇
。
掀
起
這
種
推
翻
暴
政
的
壯
舉
不
可

貿
然
行
事
，
雖
然
韜
光
養
晦
的
目
的
最
終
是
為
了
復
興
光
明
，
但
要
瞄
準

必
勝
的
戰
機
和
火
候
。

六
四
、
入
於
左
腹
，
獲
明
夷
之
心
，
於
出
門
庭
。
這
是
黑
暗
陣
營
中
的

沒
有
喪
盡
天
良
的
重
要
謀
臣
，
在
泣
血
勸
諫
於
事
無
補
之
後
，
知
道
了
暴

君
推
行
暴
政
的
意
志
不
可
逆
轉
，
他
選
擇
了
在
暴
君
放
鬆
警
惕
的
時
候
待

機
飄
然
而
去
，
既
拒
絕
了
與
黑
暗
一
起
作
惡
，
又
避
免
了
與
黑
暗
一
同
毀

滅
。六

五
、
箕
子
之
明
夷
，
利
貞
。
商
朝
位
列
三
公
的
箕
子
原
本
擁
有
經
天

緯
地
之
材
，
他
最
大
的
痛
苦
莫
過
於
無
法
阻
止
昏
君
商
紂
禍
國
殃
民
的
暴

行
，
可
他
連
選
擇
逃
跑
和
自
殺
的
權
利
都
沒
有
，
因
為
那
樣
做
就
是
自
絕

於
多
難
的
祖
國
，
自
絕
於
他
那
造
福
天
下
的
壯
烈
懷
抱
。
他
只
有
偽
裝
成

一
個
瘋
癲
的
奴
僕
來
拒
絕
與
暴
君
的
合
作
，
以
一
副
邋
遢
、
荒
誕
的
外
表

來
保
護
他
的
忠
誠
和
智
慧
，
終
於
為
後
世
留
下
他
那
照
亮
中
華
文
明
的

︽
洪
範
九
疇
︾
的
光
輝
思
想
。

上
六
、
不
明
，
晦
。
初
登
於
天
，
後
入
於
地
。
一
個
心
理
極
度
陰
暗
的

人
獲
取
了
至
高
無
上
的
權
力
，
他
把
人
類
的
貪
慾
表
現
得
超
出
了
人
類
忍

耐
的
極
限
，
竟
然
為
了
追
求
個
人
的
歡
樂
不
惜
讓
天
下
蒼
生
痛
不
欲
生
，

以
為
仗
着
無
所
不
能
的
權
力
可
以
鎮
壓
遍
地
燃
燒
的
怒
火
，
豈
料
權
力
的

大
廈
瞬
間
化
成
了
一
片
火
海
，
他
這
才
感
到
罪
大
惡
極
的
生
命
無
法
匿

藏
，
擁
抱
他
的
只
有
萬
劫
不
復
的
黑
暗
的
深
淵
。

明夷卦

新
年
伊
始
，
首
先
向
各
位
讀
者
拜
年
：

恭
祝
萬
事
如
意
，
生
活
美
好
！

怎
樣
的
生
活
才
算
美
好
？
人
人
的
標
準
不

同
，
年
輕
人
希
望
有
瓦
遮
頭
；
中
年
人
但
願

職
位
穩
定
；
老
人
祈
求
健
康
長
壽
。
三
十
多

歲
的
世
侄
則
認
為
，
最
重
要
是
辛
勤
工
作
，
賺
到

錢
，
就
萬
事
如
願
。

中
國
人
的
刻
苦
耐
勞
聞
名
遐
邇
。
英
國
衛
生
大

臣
亨
特
日
前
在
保
守
黨
大
會
上
呼
籲
國
人
，
要
學

習
中
國
人
和
美
國
人
的
勤
奮
，
減
少
依
賴
政
府
的

福
利
救
濟
金
。
亨
特
娶
了
一
位
中
國
西
安
姑
娘
，

當
年
他
隨
妻
返
娘
家
拜
訪
外
父
外
母
，
親
眼
見
到

中
國
人
的
勤
勞
。

早
出
晚
歸
的
辛
勤
工
作
態
度
，
未
必
得
到
人
人

認
同
，
尤
其
是
追
求
生
活
享
用
的
歐
洲
人
。
亨
特

的
言
論
激
起
千
堆
雪
，
甚
至
有
報
紙
用
頭
版
頭
條

反
駁
他
。

︽
衛
報
︾
引
用
數
字
駁
斥
亨
特
：
由
於
中
國
人

的
刻
苦
耐
勞
，
每
日
有
二
百
人
死
於
工
業
意
外
。

中
國
人
的
平
均
壽
命
比
英
國
人
短
六
年
。
美
國
的
勞
工
福
利

最
臭
名
遠
播
，
至
今
沒
有
法
定
產
假
，
四
分
一
人
放
的
是
無

薪
假
期
。

早
出
晚
歸
工
作
超
時
，
似
乎
成
為
身
份
象
徵
；
工
時
愈

長
，
顯
示
職
位
愈
高
。
我
在
廣
州
任
職
管
理
層
的
親
戚﹁
晒

命﹂
說
：﹁
我
一
刻
都
不
能
關
掉
手
機
。﹂
但
我
們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任
職
高
層
或
做
老
闆
，
大
部
分
人
還
是
小
職
員
，
是

資
本
主
義
大
機
構
裡
面
的﹁
一
顆
小
齒
輪﹂
。
我
們
沒
必
要

﹁
身
水
身
汗
去
搏
老
命﹂
，
為
那
一
層
三
百
呎
的
小
單
位
而

超
時
加
班
。

﹁
高
薪
厚
職﹂
只
屬
於
少
數
人
的
願
望
，
大
部
分
人
還
是

希
望
工
作
穩
定
，
收
入
足
夠
生
活
開
銷
，
有
餘
錢
可
以
去
旅

行
散
心
，
於
願
已
足
矣
。

我
的
美
好
退
休
生
活
是
：
心
境
寧
靜
。
閒
時
去
灣
仔
橫
街

吃
一
碗
水
餃
麵
、
走
到
附
近
書
店
打
書
釘
、
買
兩
支
毛
筆
回

家
寫
字
畫
畫
。
或
者
，
行
去
軒
尼
詩
道
公
共
圖
書
館
，
借
一

兩
本
推
理
小
說
和
電
影
影
帶
，
回
家
看
小
說
同﹁
煲
碟﹂
。

美好生活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丙
申
年
年
初
七
人
日
適
逢
新
曆
二
月
十
四
日
華
倫
泰
情

人
節
，
又
正
好
是
周
日
，
這
個
情
人
節
最
熱
鬧
。
再
過
數

天
是
丙
申
正
月
十
五
上
元
節
，
自
古
以
來
皆
稱
中
國
情
人

節
。
對
於
有
情
人
來
說
，
這
段
日
子
最
開
心
快
樂
，
情
到

濃
時
不
計
不
較
，
女
孩
子
最
渴
望
是
收
到
情
人
的
禮
物
，

哪
怕
是
一
朵
鮮
花
也
是
甜
，
甜
在
心
窩
裡
。
每
年
除
夕
我
喜
行

花
市
，
桃
花
及
牡
丹
是
我
的
至
愛
。
春
到
人
間
，﹁
人
面
桃
花

相
映
紅﹂
，
人
笑
我
已
屆
古
稀
之
年
還
要
走
桃
花
運
？
其
實
不

然
，
桃
花
是
最
令
人
廣
結
人
緣
，
廣
招
財
爺
。
如
果
年
輕
男
女

行
桃
花
運
，
找
到
情
緣
，
當
然
最
好
啦
。
年
前
，
我
曾
應
佳
寧

娜
老
闆
馬
介
璋
之
邀
，
往
湖
南
長
沙
參
觀
佳
寧
娜
廣
場
，
順
道

到
毗
鄰
常
德
桃
花
源
一
遊
。
桃
花
源
是
東
晉
詩
人
陶
淵
明
筆
下

︽
桃
花
源
記
︾
所
描
述
的
避
秦
絕
境
遺
址
，
後
人
稱
世
外
桃

源
，
距
今
已
有
一
千
六
百
餘
年
歷
史
，
令
人
印
象
至
今
難
忘
。

花
開
富
貴
，
所
指
的
當
然
是
牡
丹
花
，
每
當
賞
牡
丹
，
記
起
劉

禹
錫
之
名
句﹁
唯
有
牡
丹
真
國
色
，
花
開
時
節
動
京
城﹂
。

所
謂﹁
緣
定
三
生﹂
，
緣
來
緣
去
，
冥
冥
中
皆
由
天
定
。
古

時
女
子
三
步
不
出
閨
門
，
又
何
來
有
緣
認
識
另
一
半
呢
？
每
到

上
元
佳
節
，
男
女
覓
緣
就
靠
在
燈
會﹁
眾
裡
尋
他
千
百
度
，
驀

然
回
首
，
那
人
卻
在
燈
火
闌
珊
處﹂
。
今
時
今
日
時
代
開
放
，

男
女
平
等
，
男
女
相
遇
相
愛
等
閑
事
，
不
過
，
現
代
摩
登
男
女
卻
時
興

﹁
相
親﹂
。
據
聞
十
三
億
人
口
的
中
國
，
每
年﹁
中
介
月
老﹂
舉
辦
相
親

會
，
每
次
吸
引
成
千
上
萬
宅
男
姹
女
，
也
造
就
了
不
少
佳
偶
。
二
零
一
六

年
中
西
情
人
節
，
相
信
亦
會
成
就
不
少
佳
話
。

其
實
，
現
代
社
會
交
際
面
廣
，
再
加
上
互
聯
網
的
發
達
，
有
社
交
網
絡

令﹁
朋
友
圈﹂
擴
大
，
廣
結
善
緣
成
就
了
好
朋
友
、
好
情
侶
、
好
拍
檔
，

成
就
了
和
諧
社
會
。
名
媛
彭
徐
美
雲
領
導
的
國
際
婦
女
會
，
月
初
舉
辦
場

良
才
師
生
友
好
慈
善
演
唱
會
，
相
當
成
功
。
二
月
十
五
日
民
政
事
務
局
舉

辦
新
年
新
春
酒
會
，
冠
蓋
雲
集
，
盛
況
空
前
。
香
港
廣
州
社
團
總
會
將
會

在
下
月
舉
行
穗
港
澳
春
茗
座
談
會
，
結
緣
穗
港
澳
。
講
到
緣
分
，
中
港
姻

緣
開
花
結
果
比
比
皆
是
。
令
人
津
津
樂
道
者
，
香
港
著
名
演
唱
家
鄭
穎
芬

北
上
下
嫁
音
樂
才
子
劉
瀚
聰
，
婚
後
鶼
鰈
情
深
，
相
親
相
愛
相
扶
持
。
最

近
鄭
穎
芬
送
我
一
首
新
歌
︽
夢
醒
之
間
︾
，
此
乃
三
十
八
集
抗
戰
電
視
連

續
劇
︽
忠
者
無
敵
︾
的
插
曲
，
由
夫
婿
劉
瀚
聰
作
曲
，
合
作
相
當
成
功
。

祝
福
他
倆
圓
好
夢
成
真
！

廣結人緣桃花運 思旋
天地
思 旋

不
知
道
為
什
麼
，
每
個
農
曆
新
年
前
，
大
家
有
特
別
留

意
到
來
年
的
生
肖
運
程
，
坊
間
也
有
很
多
掌
相
運
程
的
書
本

及
參
考
，
甚
至
現
在
網
上
也
流
傳
一
些
不
同
生
肖
在
來
年
的

運
程
預
測
，
突
然
間
，
每
個
人
也
好
像
迷
信
了
風
水
運
程
，

忙
碌
去
購
買
什
麼
富
貴
竹
、
音
樂
盒
，
這
些
幫
助
運
程
的
產

品
放
在
家
中
，
而
家
中
就
多
了
很
多
好
像
沒
有
用
的
東
西
，
我

覺
得
，
如
果
有
一
些
產
品
可
以
令
自
己
過
的
生
活
好
些
，
又
未

嘗
不
可
。

但
我
最
近
才
知
道
，
原
來
我
在
加
拿
大
的
父
親
，
每
天
也
會

從
報
章
看
每
日
運
程
，
不
是
因
為
他
很
想
知
道
自
己
每
一
天
的

運
程
，
原
來
他
留
意
的
原
因
，
是
想
知
道
究
竟
自
己
個
仔
每
天

的
運
程
如
何
？

因
為
在
過
年
前
跟
他
通
電
話
，
其
實
大
概
個
多
星
期
，
我
便

透
過
長
途
電
話
跟
他
聯
絡
，
笑
談
大
家
的
近
況
，
但
我
的
父
親

除
了
關
心
我
的
起
居
飲
食
之
外
，
就
是
我
的
工
作
情
況
，
因
為

他
知
道
我
雖
然
勤
力
，
但
都
不
是
有
太
多
電
台
以
外
的
工
作
機

會
，
所
以
每
天
便
看
報
章
上
的
每
日
運
程
，
從
中
得
知
我
的
運
勢
如
何
，

所
以
在
通
電
話
的
過
程
當
中
，
他
便
會
問
我
有
關
近
期
的
工
作
情
況
，
或

者
是
有
沒
有
很
多
賺
外
快
的
機
會
，
我
通
常
都
會
跟
他
說
：﹁
還
不

錯
。﹂
因
為
免
他
擔
心
，
跟
着
他
便
會
說
：﹁
我
看
每
日
運
程
你
的
生
肖

也
形
容
得
不
錯
，
應
該
有
很
多
機
會
。﹂
從
這
方
面
來
看
，
你
可
以
想
像

到
我
的
父
親
是
幾
擔
心
我
的
工
作
。

之
前
我
也
在
這
個
專
欄
跟
你
們
分
享
我
的
工
作
情
況
，
或
者
是
跟
家
人

談
論
我
的
工
作
情
況
，
人
就
是
這
麼
奇
怪
，
雖
然
已
經
付
出
很
多
的
努

力
，
但
機
會
總
是
不
多
，
但
我
沒
有
灰
心
，
因
為
我
相
信
，
未
來
的
日
子

一
定
會
更
好
。
所
以
這
些
報
喜
不
報
憂
的
情
況
，
我
希
望
有
一
天
，
真
的

從
心
出
發
地
向
家
人
說
，
我
現
在
的
工
作
很
忙
碌
，
而
且
有
很
多
賺
錢
機

會
，
令
到
他
們
不
再
擔
心
我
的
工
作
。

我
相
信
我
這
種
情
況
，
在
現
今
的
社
會
當
中
，
每
一
個
家
庭
的
父
親
及

母
親
，
也
同
樣
面
對
這
個
問
題
，
因
為
我
知
道
，
家
人
是
永
遠
在
旁
支
持

子
女
的
，
就
好
像
我
雖
然
跟
家
人
分
隔
兩
地
居
住
，
但
我
們
的
心
永
遠
是

並
肩
一
齊
。
所
以
在
這
個
農
曆
新
年
期
間
，
除
了
跟
自
己
的
朋
友
到
處
玩

同
慶
祝
之
外
，
也
應
該
抽
多
點
時
間
跟
家
人
見
面
，
甚
至
乎
好
像
我
跟
父

親
及
母
親
，
經
常
透
過
長
途
電
話
傾
談
近
況
，
因
為
仔
女
擁
有
豐
盛
的
事

業
，
生
活
過
得
好
，
就
是
對
父
母
最
大
的
回
報
。

生肖運程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都說，去看蕭紅故居吧？是的，到了哈爾濱，
哪能不去看看呢？且不論蕭紅是上世紀三十年代
中國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光是她和香港的因緣，
就充滿了誘惑。蕭紅、《生死場》、《馬伯
樂》、《呼蘭河傳》，都是引人的人名和書名。
車子從哈爾濱出發，說呼蘭是哈爾濱的一個

區，以為很快就到，但路途遙遙，竟差不多兩個
小時才到。他們指着那條河水說，那就是呼蘭河
了！大家都擠向車窗邊遙望，驚呼，那就是蕭紅
筆下的呼蘭河呀？！
是的，那正是蕭紅的《呼蘭河傳》裡提到的呼
蘭河，這本描繪北方民俗的長篇小說，帶有自傳
性質，反映出她的成長環境和生活軌跡，成為地
域的獨特標識。
蕭紅故居是典型的北方鄉村建築，保留着滿族
民居建築風格，青磚青瓦，土木建造。一進入正
房的陳列室，堂屋中間擺設着砂盤模型，再現故
居的原始形態。再仔細一看，東屋兩間陳列蕭紅
祖母用過的部分物品；西屋兩間作為展室，牆上
展示蕭紅生前照片，以及名人參觀故居照片，還
有與蕭紅共同寫作過的老作家蕭軍、端木蕻良、
舒群、塞克、羅烽、白朗等人的墨寶。院內有一
座2米高的漢白玉蕭紅塑像，只見許多遊客爭着
以其為背景拍照。雖然蕭紅臨終前落寞，但如果
有知，明白後人如此景仰，大約也會含笑九泉

吧。
穿過後花園，那裡種着許多花木，紅花綠葉讓
人的眼睛忙不過來，果然如蕭紅在《呼蘭河傳》
所描寫的那樣：「一座具有神秘色彩的後花
園。」看着看着，那氛圍，竟也讓我覺得神秘起
來，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氣息。有一剎那間的恍
惚，莫非蕭紅魂兮歸來？
但蕭紅確然已經遠去，眼前只有憑弔的人流不

斷。在「蕭紅故居」前，擠滿了亟待進去參觀的
人們，亂成一團，一時之間誰也進不去。旁邊的
「蕭紅紀念館」前人群還比較少，但人也不斷。
由此亦可窺見蕭紅的魅力。
此時正值八月初，雖然哈爾濱天氣比關內涼

快，但冰棒雪糕也流行。在故居和紀念館前，一
位大嬸一隻腳踏着雪糕車的踏板，一邊叫賣，果
然豪氣。放眼一看，雪糕筒上分別寫着「巧克力
味」、「提子味」、「草莓味」、「橙味」等
等，應有盡有。而在一棵老樹底下藉着濃蔭，一
個老者，坐在矮凳上拉琴，周圍圍着一群人，不
知是否在賣唱？
關於蕭紅，年前曾有許鞍華導演、湯唯主演的
電影《黃金時代》上演，曾經有論者認為是「耐
心的觀眾看到了迄今為止最完整的蕭紅正傳，但
卻是一個夾雜在眾人之中的生命短促、蒼白無力
的蕭紅，也多少相信了這是一部敘事風格和內在

精神相對匱乏的電影。」（王艷芳《「黃金時
代」裡的自由悖論》）。也許，這個「最完整的
蕭紅正傳」也只是「迄今為止」而已，真相永遠
難以尋找，因為當事的知情人已經西去，就算是
本人在世，恐怕也因為心理阻隔，或個人種種考
慮，難於完整道出事實真相的全部。凡人總是無
膽面對冰冷的現實，尤其是自己不願再面對的事
實，或者情景已經迴異，只好選擇廻避。也許這
是無可奈何的決定，但也就讓人對自身或他人的
追憶懷着相當大的疑心。
到底應該如何描述蕭紅？蕭紅傳作者葉君在

《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一書裡說：「現有的蕭
紅傳記，老實說常常讓我非常失望，我每每感到
敘述者那分貌似追求客觀的冷漠，同時，由於時
代的局限，敘述過程中那種政治意識形態的顯
露，亦讓人十分生厭。我想在自己的敘述裡，最
大限度地將她還原成大時代裡的一個普通女性，
一個命運坎坷的天才女作家，一個任性的姐姐，
而與革命「革命 、進步、左翼並沒有太多關
涉。」這是與一般描述不同的聲音，也就是試圖
極力還原蕭紅為一個普通人，有着普通人也就是
凡人的喜怒哀樂，人之常情。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葛浩文《蕭紅小傳》出版，
隨着蕭紅熱升溫，寫作蕭紅傳記的熱潮不斷，各
類有關傳記已近八十部。這些傳記各有不同的重
點，說法上互有矛盾牴牾之處；甚至有人聯想到
魯迅與她的特殊關繫。而一般人對於緋聞大都會
表現出追看的熱情，這恐怕也不足為怪。但事實
到底如何，當事者已經無力回來一個靈魂為自己
申辯，惟有讓市場獨自去狂歡了。

雖然蕭紅熱掀起來了，但究竟真正的蕭紅到底
如何？恐怕也難說，說到底，電影《黃金時代》
也可能只是許鞍華心目中的蕭紅，銀幕上的蕭紅
「復活」了，但是不是就是真實的蕭紅本身？恐
怕誰也說不清。我們只好憑着一己的經驗與想像
來推斷了。而這種推斷又會因為當事人的遠去、
時間的變遷、各人見識的相異等等的不同，而產
生各種結論，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當我離開擁擠的人群時，忽然想起前幾年清

明，我們幾個去廣州銀河公墓去悼念蕭紅，那裡
已有不知名的人留下鮮花。1942年1月22日上午
10時，她病逝，終年31歲。1957年8月15日，蕭
紅骨灰從香港淺水灣遷葬廣州，漂泊一生的蕭
紅，靈魂最後也就定位下來了。

倘佯呼蘭河畔
百
家
廊

陶
然

歲
次
丙
申
，
祝
大
家
猴
年
大
利
，
身
體
健

康
，
福
澤
綿
延
。

新
春
本
想
寫
些
開
心
事
，
但
初
一
深
夜
至
初

二
凌
晨
卻
發
生
旺
角
騷
亂
事
件
，
令
人
憤
慨
。

姑
勿
論
動
機
是
純
潔
理
想
或
是
精
妙
權
謀
，
暴

力
行
為
都
必
須
譴
責
，
這
是
文
明
社
會
的
底
線
。

所
謂﹁
勇
武﹂
抗
爭
只
會
使
香
港
走
上
凶
險
的
不
歸

路
，
離
年
輕
人
心
中
的
理
想
社
會
愈
來
愈
遠
。
有
移

居
外
地
回
來
過
年
的
港
人
看
了
電
視
新
聞
，
問
：

﹁
香
港
又
回
到
五
十
年
前
那
個
暴
亂
年
代
了
嗎
？﹂

真
不
知
如
何
解
釋
。

年
廿
九
跟
家
人
去
灣
仔
購
物
，
見
一
事
頗
值
一

記
。
那
天
閒
逛
至
利
東
街
，
即
以
前
的﹁
囍
帖

街﹂
，
現
已
由
市
區
重
建
局
聯
同
地
產
商
發
展
成
豪

宅﹁
囍
匯﹂
，
地
面
的
通
道
闢
成
購
物
步
行
街
，
引

進
高
檔
日
式
和
歐
式
餅
店
、
餐
廳
與
精
品
店
，
公
眾

可
在
步
行
街
流
連
小
坐
休
憩
。
利
東
街
項
目
曾
是
保

育
人
士
反
抗
市
建
區
重
建
灣
仔
的
鬥
爭
重
地
，
雖
未

竟
全
功
，
也
確
引
起
很
多
社
會
思
考
。

那
天
我
們
也
逛
了﹁
囍
匯﹂
的
地
庫
商
場
，
有
泰

半
店
舖
已
開
始
新
春
休
假
，
很
安
靜
。
這
時
見
到
一

個
六
七
歲
左
右
的
男
孩
，
身
上
揹
部
名
牌
專
業
相
機
，
以
非
常

熟
練
的
姿
態
在
商
場
內
取
景
拍
照
；
他
爸
媽
則
在
旁
邊
耐
心
等

候
，
靜
待
他
拍
完
。
這
時
男
孩
突
然
高
聲
說
：﹁
死
人
市
建

區
，
拆
晒
啲
舊
樓
。﹂
︵
即﹁
該
死
的
市
建
區
，
把
舊
樓
全
拆

掉
。﹂
︶
如
是
者
說
了
幾
次
，
他
父
母
則
安
靜
地
隨
着
小
孩

行
。
當
時
我
就
納
罕
，
這
家
庭
應
是
斯
文
中
產
，
會
不
惜
一
切

給
兒
子
最
好
的
裝
備
和
各
種
才
藝
栽
培
，
但
對
着
孩
子
，
竟
像

下
人
般
噤
若
寒
蟬
。
雖
說
率
性
言
談
可
以
解
放
個
性
，
但
父
母

對
兒
童
還
是
有
基
本
教
育
的
責
任
吧
。
不
過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小
孩
何
以
一
副
苦
大
仇
深
的
樣
子
？
以
他
的
年
紀
，
應
還
未
經

歷
過
多
少
所
謂﹁
制
度
暴
力﹂
吧
，
他
哪
來
這
些
內
化
了
的
仇

恨
？
二
三
十
年
後
，
這
批
小
孩
就
是
社
會
的
中
堅
分
子
，
他
們

必
會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
兼
備
多
種
才
能
，
或
也
有
世
界
視
野
，

到
時
他
們
的
語
言
和
心
態
，
不
知
會
變
成
怎
樣
，
香
港
在
他
們

帶
領
下
，
不
知
又
會
是
何
許
局
面
。

囍帖街小事一宗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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